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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拖沓重复之作为何蝉联榜首一部拖沓重复之作为何蝉联榜首？？
□□肖映萱肖映萱

刘震云年龄不算大，但创作跨度

却大，创作数量不少，创作变化多端，

具有很强的文体意识、哲学意识和创

新精神。要理清刘震云的文脉，不是

件容易的事。

捕捉刘震云的审美走势极困难，

他像一只矫健的灵鹿，跳过山涧，跃

过峭岩，穿过丛林，呼呼生风地奔跑

在山野之间，你要追上他，与之并行，会感体力不支，这不是指作品

的数量，而是指审美的路径。端详他的形象，描画他的个性，揭露其

来源，难！因为他有时如同变戏法，决不能用一种现成的、已知的理

论套路来看他，你永远也不知道，他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

有人说，刘震云是个出色的乡土作家，也对也不对。他与乡土

有深刻的血缘关系，故乡往往是他叙述的起点和触媒。乡村生活经

验和当兵的经验，也许是他一生永远摆不脱的精神背景。

他的成名作是《塔铺》和《新兵连》。当年我读《塔铺》为之一震，

有点凉水淋头的感觉，仿佛从灵魂深处唤起了非常渺远的记忆，又

像从喧嚣拥挤、到处闪着建筑冷光的都市，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

园，回到一个有充足水分和阳光的原色的世界。在那儿，“我”和一

群农村知识青年背上铺盖卷儿，紧紧护好自己的“馍袋”，走进了高

考复习班，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塔铺》表现了当代青年企图追

寻灵魂归属和踏实存在的一种努力；塔铺是双重象征，象征落后、

愚昧、不自由状态，回忆塔铺，是为了告别塔铺；但塔铺又是责任、

动力和爱的象征，追忆塔铺，又是为了回归塔铺。小说的最后一句

话是：“我不敢忘记，我是从那里来的一个农家子弟。”《新兵连》也

写生存的挣扎，淳朴的兵娃子们为了分到一个好的兵种，为了争取

入党提干，那带着憨厚底色的明争暗斗可真是一场赤裸裸的较量。

作者对之充满悲悯。

但刘震云很快就改变了写法。他写了另外一批东西：中篇小说

《头人》，长篇小说《故乡相处流传》《故乡天下黄花》等等。这些作

品笔法虽各个不同，但有一点也许是贯通的，不再像《塔铺》那样

贴近生活原色，也并不着重单个人物自身的命运，而把人物符号

化、象征化，以不动声色的冷静展开了对乡土中国的精神结构

的探究，探索那种周而复始的元素，那种永远无法改变的秩序，

那种主宰历史的不变的东西。一言以蔽之，寻找历史之魂。例如

《头人》写一代代头人换汤不换药，超稳定，这里有很强的寻根意

识。正如《温故 1942》的题记所言：“如果我们总是遗忘，下一场饥

荒会将我们埋葬！”

需要特别注意刘震云化痛苦为滑稽、变沉重为戏谑的后现代

主义姿态。在《故乡面和花朵》里，作者借郭老三之口说：“世界的变

化日新月异，关系的花样层出不穷，但你往透里一想，一切都是一场

戏，刚刚还是主角，转眼之间，就是别人带你玩不玩的问题了……”

然而不久，刘震云又变了，《单位》《官人》《一地鸡毛》等暂时放

下了他的解构主义。他转而从生存相到生活化，着力写当下的生存

状态，是相对稳定的观照；而琐碎的生活化，则是流动和不断变形。

当代生活的有力冲击，使作者不可能过久地沉醉在归纳国民精神

结构和寻根以及解构的满足中，他转而去体味生活自身的微妙过

程。但他研究的仍是当下现象底下的精神结构，比如“单位”之对今

天每个人的不寻常的“设置”意味。他写单位日常的惰性，无边无形

的压力，人永远逃不出去的、看不见的却无法规避的潜规则。

近些年来，刘震云又有更大的变化，写了《我叫刘跃进》《手机》

等。他把乡村和城市连结起来，直至转向写知识分子，敏感地写出了

全球化、高科技带来的奇妙变化和人的不可思议的变异。他是最早

发现了新媒体对人的情感生活和伦理生活的改变并加以表现的人。

《一句顶一万句》仿佛又回到了《故乡天下黄花》的关注点上。

从哲学上讲，比黄花要深刻了许多。它从其对中国农民的精神流浪

状态的奇妙洞察写起，体现了中国当代乡土叙述的发展和蜕变姿

态。它的不同凡响在于，发现了“说话”——“谁在说话”和“说给谁

听”，是最能洞悉人这个文化动物的孤独状态的。他们真正要找的，

是一句贴心窝子的话。为了这句话，他们宁可流浪天涯，踏遍异乡；

他们或出走，或回归，但这句话居然没有找到，或找到的并非他们

想要的。他的叙述也有魔力，不凭依情节、故事、传奇，而是凭借本

色的“说话”，语句简洁、洗练，是连环套式的，是否定之否定式的，

像螺丝扣一样越拧越紧。他写的似乎是农民，其实是全民族的；探

究全民族的精神困境，找到集体无意识，千年孤独。

紧随其后的《我不是潘金莲》，我起先有些疑惑，这是不是一个

急就章？有无哗众取宠之意？因为它写了很时髦的“上访”。读完之

后却感到很大的惊喜。上访的情节和几个笑料不算多么新鲜，然

而，村妇李雪莲要澄清自己不是潘金莲，要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离

婚，要卫护她的清白和尊严，于是一路告状，连告 20年。刘震云简

洁诙谐的叙述把个简简单单的故事，弄得没完没了，欲罢不能。这

是一部罕见的中国式的荒诞剧；然而，最大的荒诞可能是最大的真

实。荒诞比真实更真实。我看到了刘震云的锐度和深度。

我一直认为，刘震云是一个对存在、对境遇、对生存本相、对典

型情绪和典型状态非常敏感的作家。他不长于细致地刻画单个人，

而善于写类型化的“人”，符号化的“人”。他的一些创作扩大了典型

的边界，也可说，在扩大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疆域和边界上，刘震云

有自己独特的贡献。

苏小暖苏小暖《《邪王追妻邪王追妻》：》：

■评 论

碎片化的更新方式和无穷无尽的情节推进碎片化的更新方式和无穷无尽的情节推进，，造成了造成了《《邪王追妻邪王追妻》》文本中大量的拖沓注水文本中大量的拖沓注水、、冗长冗长

的细节和支线的细节和支线、、无节制的自我重复无节制的自我重复、、抄袭或借鉴同类型作品的创作套路等问题抄袭或借鉴同类型作品的创作套路等问题。。

其背后是启蒙价值体系的全面崩溃其背后是启蒙价值体系的全面崩溃，，善恶善恶、、公平公平、、正义正义、、博爱博爱，，一切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都变得不一切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都变得不

再成立再成立。。苏落只能在这本可以无限写下去的小说里苏落只能在这本可以无限写下去的小说里，，无止境地打每一个配角的脸无止境地打每一个配角的脸，，无止境地升级无止境地升级

打怪打怪、、追求力量追求力量，，无止境地与无止境地与““邪王邪王””分分合合分分合合、、令他永远奔跑在令他永远奔跑在““追妻追妻””的路上的路上。。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家出版社编辑部原主任那耘，因病

医治无效，于2017年3月30日逝世，享年62岁。

那耘，满族，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2014年加入中国作

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赝人》。其编辑的图书曾获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获奖图书提名奖、2003年度全国优秀畅销书（文艺类）、第五

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二等奖等。

那耘同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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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是一个对存

在、对境遇、对生存本相、

对典型情绪和典型状态

非常敏感的作家。他不长

于细致地刻画单个人，而

善于写类型化的“人”，符

号化的“人”。他的一些创

作扩大了典型的边界，也

可说，扩大现实主义在中

国的疆域和边界上，刘震

云有自己独特的贡献。

镇江作家庐山于1985年在重庆出版

社出版了描写太平天国农民战争长篇系列

小说第一部《忠王李秀成》，该书的出版给

当时在文坛上默默无闻的庐山以极大信

心，翌年他一鼓作气创作出版了第二部《西

王妃洪宣娇》，此后太平天国系列长篇一年

一部，《东王杨秀清》《沙场情》《北王韦昌

辉》《大渡河畔千古恨》等相继面世。

从历史背景看，太平天国为政教合一的

政体，洪秀全在宗教上是教主，在政治上是

国君；从社会阶层看，太平天国主要由广大农

民构成，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往日

里平起平坐的兄弟们，最后也只能以权力大

小排座次，其权力和地位斗争所酿致的“天

京内讧”，决定了太平天国最终走向覆亡。

庐山在系列长篇中有两位太平军女

兵：《西王妃洪宣娇》中的洪宣娇和《沙场

情》中的钟佩文。洪宣娇是女军统帅，挥双

刀，乘绛马，战酣时解衣纵横，艳绝一时；钟

佩文为报杀父之仇，女扮男装参加太平

军。她俩智勇双全，情慧过人，小说在女兵

塑造上别具风采。

除太平天国长篇小说外，庐山在上世

纪80年代后期还创作出版了《雍正外传》，

此后，陆续出版了历史人物传记《唐伯虎全

传》《关汉卿全传》《绝代名姬杜秋娘》，以及

描写富有镇江地域文化色彩的长篇小说

《皇陵镇》和《风雨西津渡》等。前述4部人

物传记，所写人物妇孺皆知，后两部作品

《皇陵镇》和《风雨西津渡》出版于20世纪

末和21世纪初的世纪之交，《皇陵镇》以镇

江市句容的地域文化为背景，小说讲述了

三大家族在皇陵镇的残酷冲突，塑造的人

物几乎都处于高烧状态，一切暴力、讹诈均

在作品中风起云涌，小说再现了特殊时代

的特殊风云。

《风雨西津渡》出版于2005年，它以镇

江市西津渡历史文化为背景，讲述了清末

民初发生在这里的商海争战和辛亥革命的

历史波澜，展现了征服与被征服的残酷现

实，小说中的对手往往成为后来的朋友，而

朋友也往往转化成敌人，人们常常处于被

拷问和被颠覆的位置上。

庐山曾创作出版了反映改革开放生活

的长篇小说《寻荒》和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

长篇小说《县委书记》等，这些磨刀淬火之

作都为他今后的作品打下了伏笔。

庐山在花甲之年将自己的作品汇集成

十卷本的《庐山文集》，其中包括长篇小说

14部、中短篇散文集1部、散文诗集1部、

电视剧本1部，累计17部文学作品。此外

还有未收入文集的电视剧本《商神》《神矢》

《京江祭》和散文集《白马湖之恋》等，总计

21部作品。

从时间表上看，庐山自1985年第一部

长篇小说《忠王李秀成》出版，至2010年完

成电视文学剧本《西津渡》的写作，到2014

年该剧本的润色出版，创作了29年、21部

作品，平均一年多一部，其创作激情可见一

斑；从创作历程看，这29年是他的创作旺

盛期，对传统文学的理解，对文化合围中的

文学转型应用，他经历了很多。

我以为，庐山的文学创作形态呈现了

前后两个部分，一是以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长篇系列小说为标志，二是以反映富有浓

厚地域特色特别是镇江地方特色的长篇小

说《皇陵镇》和《风雨西津渡》为标志。前部

分创作是喷发式作品，后部分创作是质的

飞跃，这前后两种形态相互独立，交相辉

映。因而，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可以看出他

虽然身陷历史的碎片中，却能够摸索到可

以梳理的罅隙，在重新诉说历史、重新发现

历史的创作实践中，作品让读者获得了沉

淀后的历史真实，其鲜明的民族特质和社

会风貌赋予了作品更多的精神文化和审美

力量，十部文集的创作图景再现了他的这

种能力与追求，其中的时代变迁、人生百

态、地域风情等，都让人们解读到了他所描

述的各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历史信息，

世界的真实面目往往在不经意的叙事中猛

然凸显，是作家在观照社会历史、关注时代

特征、体现人文关怀的创作的佐证。

在历史的罅隙中发现历史
□罗戎平

2017年1月10日，由阅文集团主办的

第二届“福布斯·中国原创文学风云榜”揭

晓并在上海举办颁奖典礼。Donews新闻

社区记者耿耀在报道这份榜单时，采用了

这样的小标题——“流水的男生榜，铁打的

女生榜”，主要原因是相较去年，男频的10

部年度作品，作者更迭程度达到九成，而女

频则有5位作者守住了前十的宝座，其中

苏小暖的《邪王追妻》更是连续两届蝉联榜

首，地位十分稳固。

这个“风云榜”的评选范围，是阅文集

团旗下起点中文网、创世中文网、起点女生

网、云起书院的所有上架作品，而起点女生

网和云起书院几乎能占到整个女性网络文

学市场的九成；榜单排名是由付费用户用

“月票”真金白银一票一票地投出来的，《邪

王追妻》28万的总票数比起第二名《君九

龄》（作者希行）整整多出了8万余票，可见

其无可比拟的人气和粉丝的铁杆程度。

碎片化阅读导致循环重复

那么，这部“铁打”的榜首之作，究竟是

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令人惊奇的是，这是苏

小暖这个ID创作的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

惟一一部作品，2013年开始在云起书院连

载，网络书名《邪王追妻：废柴逆天小姐》

（2014年出版名改为《一世倾城》），颇具把

“主角身份”、“性格特点”、“情节亮点”都写

进书名里的风格。小说讲述的是杀手苏落

穿越到一个架空的、以武为尊的玄幻世界，

穿越占据的驱壳原本是个默默无闻的“废

柴”，住进了苏落的灵魂之后却凭借天赋一

步步变成“逆天”大神，顺便和“追妻”的“邪

王”男主角谈恋爱的过程。小说升级、打脸、

换地图的情节推动方式，与男频的经典套

路并无二致，只是加入了女性向的恋爱元

素，杂糅成一篇囊括了穿越、修仙、宅斗、网

游等类型元素的女频升级文。

至本文截稿时，尚未完结的《邪王追

妻》已连载至第8892章，总字数超过912

万，目前在起点女生网和云起书院所有作

品的总字数榜上排名第三。逼近千万字大

关的网络小说，即使在男频也并不多见，何

况是篇幅相对短小的女频？光靠“邪王追

妻”的恋爱故事，再怎么“注水”也很难撑到

900万字，无法持续地构成情节推动因素；

而无止境的升级和换地图，无疑能更合理、

更具可操作性地提供无尽的动力。小说最

新连载的部分，男女主角分分合合的感情

纠葛占了较大的比重，引起了许多读者的

不满，由此看来，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

把小说的主要结构和快感来源放在了升级

而非恋爱的框架当中。

《邪王追妻》中的升级，主要是指修仙

等级的提升。作者设置了可以无限衍生的

灵力等级，让女主角以“废柴”为起点，无止

境地向上攀升，借此走上复仇打脸的逆袭

之路。例如小说开头，苏落穿越到第一张大

地图“碧落大陆”，天赋灵力由弱至强分为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阶（后来拓展到十

阶）。苏落穿越的驱壳原本天赋为零不能习

武，因此遭到百般欺凌，穿越后却直接冲到

了紫阶（七阶）上品，凭借这一点狠狠地打了

曾经轻视、欺辱她的仇敌的脸，也引得男主

角对她另眼相看。主角们在升级打怪的过程

中不断攻克一个个副本，而每个副本大多设

有相当数量的小关卡；当主角们的等级达

到顶尖、征服了一片领地之后，作者就把他

们放到了下一张小地图，小地图跑完了就

换另一个“大陆”的大地图……依法炮制，

“铁打”的流程，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读者为何能够忍受这样的循环和重复

呢？这与他们的阅读习惯和阅读需求有关。

手机用户的阅读时间是零散的、碎片化的，

他们往往并不追求一个完整的、持续的意

义框架，而只需要拿起手机翻几页书当下

的阅读快感。而《邪王追妻》之所以能够取

得如此优秀的销售成绩，某种程度上也得

益于它的连载形式——与网络小说常见的

一章3000字左右、每天更新1-2章的节奏

不同，苏小暖采用的是一章1000字左右、

每天更新6章的方式，而且这6章一般采用

同一个小标题，也就是说，作者其实是把

6000字左右的一章拆分成了6个小节。这

种极度碎片化的更新方式，让每一个小节

传递的有效信息变得短暂而精准，升级打

脸的“爽点”密集地分布在这些章节当中，

让读者产生“读起来很轻松”、“可以随时翻

出来看一章爽一下”的阅读感受。

另外，这种更新方式也大大减轻了对

作者写作环境的要求，她甚至可以随时在

手机上写1000字，即刻上传，实现真正的

“移动/无线写作”，也不容易断更。每天如

果更新6000字，可以让《邪王追妻》上6次

“最新更新”的实时榜单，给订阅此书的读

者发送6次更新提醒，比起一章3000字的

2次，小说被读者看到的机会大大增加了。

冗长注水 自我重复

然而正是这种碎片化的更新方式和无

穷无尽的情节推进，造成了《邪王追妻》文

本中大量的拖沓注水、冗长的细节和支线、

无节制的自我重复、抄袭或借鉴同类型作

品的创作套路等问题。作为一件摆在手机

阅读消费者面前的文化商品，它或许是合

格的，甚至有非常高的商业价值，但作为一

部文学作品，它就像大多数“升级流”、“无

限流”、“小白文”、“爽文”一样，往往会在传

统的文学标准中被视为大众文化的糟粕。

例如，为了得到珍稀材料“赤血玄参”

给苏落治伤，男主角南宫流云带领苏落和6

位配角一起攻克“九重殿”副本——这个副

本包含了“极北冰原”、“白玉桥”、“疾云

坡”、“凌霜草”、“秃鹫蛋”、“鼠潮”、“七公

子”、“地下陵墓”、“修罗炼狱”这9重关卡，

从1055章正式进入“九重殿”，到1185章

男主角取得“赤血玄参”，作者花了整整

130章来写这个副本，可以说是一个非常

典型的“注水”样本。首先，这9个关卡本身

就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如第4关和第5关的

任务分别是在草原上找出凌霜草和在热带

雨林里找出秃鹫蛋，两个关卡类似“寻宝”

游戏的规则和模式都毫无差别。其次，作者

在人物设置上也让6位配角充分发挥了作

用。在“九重殿”中，参与攻关的8人两两组

队，每闯过一个关卡，肩负着NPC功能的

“九重殿主”就会根据各组的表现打出分数

并给出一些小奖励，累计得出的最终成绩

决定着闯关奖品“赤血玄参”的归属。因此，

作者在每一重关卡中都会“车轮战”式地轮

流描写4个组的表现，既能用配角队的无

能来衬托主角队的强大，又占去了大量的

篇幅。每攻下一个关卡，“九重殿主”公布各

组得分的过程如同竞技类综艺节目最终宣

布结果时一样曲折，配角们总要发表几句

沾沾自喜或不甘心的感言，再艳羡一番主

角队拿到的奖励物品。仅是一棵“赤血玄

参”，就占去了130章、超过13万字的篇幅，

《邪王追妻》的拖沓功夫可见一斑！

“以暴制暴”的错误逻辑

而《邪王追妻》及其所代表的逆袭打脸

文，还隐含着对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认同、

内化和宣扬，每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就是踏

入一片新的丛林，等待他们的是新一轮的厮

杀。在“恶有恶报”的包装之下，苏落的复仇

打脸，实际上是把“以暴制暴”的逻辑推到了

极端。她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废柴、弱

者，对弱者也没有任何同情，而只是跟随架

空世界以武为尊的强者崇拜规则，不择手段

地追逐强大，无尽地向钢筋铁骨、天下无敌

的目标进发。她升级所获的强权，大多用于

严酷地惩治敌人，以获得逆袭打脸的“爽”。

例如，男主角南宫流云的师妹李瑶瑶，

看似温柔端庄，如同仙子——小说里与苏

落争夺男主的女配往往被冠以“仙子”的称

号，如无忧仙子、冰清仙子，实际上却都是

网文中最典型的“白莲花”形象，在真正光

明磊落、敢爱敢恨的女主角面前，她们纷纷

暴露出伪善的本质，彻底成为标签化的恶

毒女配形象，被苏落无情地打脸、折辱。李

瑶瑶作为小说前期的第一恶毒女配，一直

对南宫流云纠缠不休，也曾设计陷害过苏

落，可以说“恶”得过于明显，甚至有点明

目张胆的磊落了。而南宫流云始终没有受

到她的蒙蔽，李瑶瑶的“恶”在男女主角的

爱情和信任面前无处下手，她的存在几乎

只是为了填补一个恶毒女配的空位。虽然

如此，她遭到的打脸和惩罚却是极其严酷

的：李瑶瑶被恶人奸污，苏落见了不仅没

有丝毫同情，还将昏迷的李瑶瑶一掌击出

房间，任其赤身裸体躺在街上被人围观，惨

遭一个乞丐的再度玷污，最终怀孕。“白莲

花”不仅被撕破了伪善的面皮，还被剥光了

衣服公开展示，丢掉了童贞、击碎了尊严

不说，更可怕的是腹中的胎儿截断了她最

后一丝重获幸福的可能性。这种极端的报

复方式，也曾引起一些读者的不忍和质

疑，但作者坚持对打脸对象施以最严酷的

惩罚，只是事后把责任推卸到其他角色身

上，让女主角仍然占据道德的高地，可以

说是为了打脸的“爽”无所不用其极了。

与此前的宫斗、宅斗文不同，对苏落来

说，这种复仇打脸的行为，再也不是宫廷、

宅院阴森角落里的勾心斗角，而是可以光

明正大地宣之于口的“胜者为王”口号——

胜者不仅可以为王，还可以合法地任意处

置失败者，只要“爽”就够了，不必承担任何

道德后果。这种逻辑被切割成零星的碎片

散落在文本中时，满足的是在现实中苦苦

被压抑、屡屡受挫折、时时求生存的读者们

逆袭打脸的精神胜利法，这也是《邪王追

妻》获得商业成功的重要原因。

然而，一旦整体地看待这种逻辑，其背

后是启蒙价值体系的全面崩溃，善恶、公

平、正义、博爱，一切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都

变得不再成立。苏落只能在这本可以无限

写下去的小说里，无止境地打每一个配角

的脸，无止境地升级打怪、追求力量，无止

境地与“邪王”分分合合、令他永远奔跑在

“追妻”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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